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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倾城

最好的敬重

■许锋

我的村小

■庄月江

一本书，一段温馨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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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明

鱼高不高兴是鱼的事

■无奇

上海老哥

第一次意识到“老师亦凡人”，我才初
中。

学校里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地理老师，
他年轻，朝气蓬勃；他俊美，笑起来的时候
像拨云见日；他热心地理，自费订阅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在 20世纪 80年代，
这简直是惊人的行为；他全心扑在教学
上，每一节课都像脱口秀，他又唱又跳又
演示又讲解，誓要把地理知识全刻在我们
脑子里。

这简直是《放牛班的春天》《蒙娜丽莎
的微笑》《死神诗社》……里才应该有的热
血老师，带动着一群半死不活的学生，走
向新世界。

但很可惜，老师遇到的，是中国高
考。我们全都知道地理是副科，成绩稍好
的同学都会去理科，永远不再碰地理的
边，即使学文科的同学，也不过觉得这是

“背背背”的东西。有人觉得“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小小年纪已经
在背托福单词，有人在组时髦的文学社
……反正，就是没人理会他。他是火焰，
我们全是不锈钢，冷冰冰的，没有冒出任
何一支火苗。

有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是地理，还差十
几分钟，后排男生躁动起来，开始敲饭盆，
那意思是：赶紧放我们去吃饭吧。

年轻的地理老师一皱眉，假装威严地
说：“想提前下课去食堂的同学就去吧。”

他以为这句话能震住男生，不料他话
音未了，呼啦啦，居然真的站起来好些同
学，拿着饭盆出去了——他们都学习优
异，班主任不会批评他们的。

地理老师完全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
话。

我个子小，总坐第一排，此刻就在他
眼皮底下，与他几乎脸对脸。我一抬头，
恰好看见他扭过脸去，满眼泪。

——老师也会哭？
当时十三四岁的我，惊呆了。
到现在，再来看当年的地理老师：他

就是个孩子呀。初出茅庐，怀揣着改造社
会的理想，他从来没想过会被社会改造。
他以为将心比心，只要他真诚地对待这门
学科、对待学生，一定会收获同样的真心
——哪里有这么容易。

那一刻的不知所措，是他被生活第一
次毒打吗？

现在，地理老师只怕快退休了。我不
记得他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他是否已经变
成了一个老油条，抑或，他还保存了曾经
的稚气与热情。

我的年纪已经渐渐超过平均寿命的
中位数，当年那些被我幻想过、好奇过、畏
惧过的职位，比如：外交官、主持人、警察、
市长、省长……都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幻
影，露出了普通人的本来面目。我听过他
们的心事，原谅过他们的软弱，与他们合

作过……不过如此。
凡人皆不可被神化。
而“老师”，往往是一生中第一个被神

化的职业。
想想看，从做小宝宝开始，就有这样

一个人，告诉我们的，都是对的，都是必须
要完成的。谁能不怕老师？哪怕老师从
来没打过没骂过，没有像妈妈那样劈头盖
脸，但——他（她）是老师呀，光这一条，就
足以让人言听计从。

有那么多好词好句是赞美老师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
多少人，一看到蜡烛就想到老师。无私奉
献，谆谆教导，严师出高徒，良药苦口……
都是形容老师的。

有没有人想过，这种赞美的背后，其实
是剥夺了老师作为人的一面，只呈现了他
作为“师”的一面。认为老师的价值体现在
于对学生的理解与爱，必须要对学生有情
感关怀。在这样的职业要求下，人们假设
着老师在教书之外，应当付出不求报酬的
情感劳动，其中包括，在行为上，成为学生
学习的典范；在思想上，引导学生向主流价
值观靠拢；在性格上，要坚定平和……

但其实，老师也就是人呀。
有些老师爱打游戏；
有些老师会在世纪佳缘上征婚；
有些老师脾气不好，多半按捺，偶尔

失控；

有些老师能教育好几千几万的学生，
就是教不了家里那一个……

老师会因为学生的成长而欣喜，但这
欣喜里可能有私心杂念；老师会为了学生
的落后而叹气，但叹气久了便已麻木。教
书只是一份职业，如果你的父母不会在他
的职业上付出一切，也不必这样要求老师。

想通这一点，也许师生的相处会平和
一些。

有些学生怨恨老师：为什么他偏心成
绩好的学生？

实话实说，是人就有偏心。老师的错
不在于偏心，而在于流露出来——但老师
不是职业演员，演技不到位是很正常的。
只要他在偏心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公平，就
无可指责。

有些学生“爱”上了老师，百度“师生
吧”里，有无数吐露的心声。

这其实也是一种神化，作为中学生，
你的老师可能是你见过最知识广博的
人。但你是有可能上大学的，有可能去那
些有院士的大学，还可能负笈海外，到时
候再来看？

师生一场，是难得的缘分，无论三年
五载还是一个学期，都是一生几乎不可重
来的相聚，是值得以敬重之心，好好对待
的。

作为学生，对老师最好的敬重就是：
学清楚那门他（她）教的课。

王憨山先生是中国当代杰出
的花鸟画家之一，他的画作磅礴大
气，不阿流俗、独辟蹊径。然而，王
憨山一生在画事上用力极多，却不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据他的好朋
友贺安民介绍：晚年的王憨山声名
初露，去长沙参加一个美术笔会，
与一位声名显赫的省内画家同排
作画。人在艺术上都是“喜新厌
旧”的，大家对那位画家的小写意
花鸟画平时看得比较多，对王憨山
这位新出道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则
充满好奇，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
他。王憨山自然非常开心，越画越
起劲，一连画了两幅，观众一片叫
好，电视台的摄像师也将镜头长时
间地对准他，完全忘记了在他旁边
画画的另一位。那位画家很不高
兴，收拾画具提前退场。

从此事即可看出，王憨山确实
有几分憨气，他忠厚、努力，却没有
一丝一毫的城府，不懂得如何迎合
他人。他的“憨”是天趣，一些人想
学都学不来。

某些人的“憨”则是被迫的。
有个朋友，在书法上很有些名气，
获过全国性的奖项，加入了中国书
法家协会，周围一些人将他当成花
瓶，聊天、喝茶喊他，唱歌、跳舞约
他，开始他怕别人觉得他傲慢，每
请必到，弄得自己很累，书法上也
无多少长进。后来，他定了一个规
矩，不是特别重要的社会活动一定
拒绝。这自然也引起了一些闲话，
但朋友全然不顾。

认真想来，一个人真正想干点
事，必须有几分憨气。所谓憨气，
就是将精力集中于自己想抵达的
目标，不顾及世俗的眼光，不在乎
他人的评价。

人不是钱，不会所有的人都喜
欢。鱼生活在水里，龙也生活在水

里，但龙有时会在天上飞腾一会
儿，这些飞腾可能带来鱼的不适，
让鱼不高兴，因为鱼一辈子只能生
活在水里，但龙的本性就有想飞的
一面，鱼高不高兴是鱼的事，而非
龙的事。如果一条龙为了鱼的心
情放弃飞翔于九天，龙就不再是
龙，而是一尾普通的鱼。换句话说
就是，周围的某些人可以自己当
鱼，却不可以妨碍你去做龙，妨碍
了不是你的错，而是别人的错。

以前有句话，叫人到七十古来
稀，如今人的寿命长了，活到八十
来岁不是大问题，但一个人能够做
事的时间依然极其有限。我们从
几岁到二十多岁，是学习时间，社
会不会要求我们创造什么。二十
多岁以后到六十岁退休，是真正干
事的时候，但这短短的三十多年，
晚上睡觉占去了三分之一，吃饭、
应酬、旅行、赡老养幼得花费相当
的时间，能够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
的时间还有多少呢？工作跟爱好
一致还好说，要是不一致，我们用
来种植自己所好的时间更是少得
可怜。如果这一点点时间，你还要
瞻前顾后，还要看别人的脸色是晴
是雨，还要进一步退半步，就很难
发出自己独特的光芒。

让生活多点“憨气”，最需要的
是担当。一个人怕事，别人咳嗽一
声都觉得是对自己的极大不满，可
能是对自己实施报复的开始，你就
不可能有心思去干想干的事。相
反，我们将世事看开了，认识到不
侵害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的基
本规矩，我们的行走就是自由的，
我们就会多些风雨里的勇敢、山崩
地裂时的坚持。

世间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让一
生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自己的心灵。

晚上快八点的时候，春华老哥从门口进
来，说自己开车去加油，路过南关厢，想起来要
看看我，就来了。

他明天要回上海，因为山东德州的玩友带
了蟋蟀过来，如果有中意的蟋蟀，他要买来斗
蟋蟀玩。和我说话的时候，他时常向右偏一下
头，身子前倾，很努力地听。

“你不要介意，我右边耳朵聋掉了，左边耳
朵没有问题，你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听不见，
要靠近一点。”他解释道。6年前，他患过脑梗，
医好后耳朵就出了问题。他皮肤黝黑，看上去
60多岁，或者年龄更大。

他从上海来海宁定居才三四个月，有些人
生地不熟，想请我帮忙找一家农家乐，等他斗
完蟋蟀，邀请上海的一帮老朋友来玩。“城里的
饭店，菜都差不多，没什么好去的，大家主要是
想找个空气好环境好的地方吃吃农家菜、聊聊
天。他们现在都退休了，闷在大上海没什么意
思，我邀请他们一定会过来的。吃好饭，我再
带他们来你这里喝茶，大家就是要好玩一些。”
他说，上次他不小心掉了包，我帮他想办法找，
虽然没有找回来，但是觉得我是个可以信赖的
人，所以这件事就托付给我来办。

八九天前的晚上，春华老哥带上海的三个
朋友来喝咖啡，知道我略懂一点茶叶，就向朋
友推荐了我。那是位快50岁的中年男人，看起
来很沉稳，一副老干部模样。他从包里掏出一
只泡满绿茶的玻璃口杯，递给我，很客气地说
是别人送他的茶叶，自己也不知道好不好，请
我帮忙看看。

杯子里几乎被金黄色的茶叶挤满了，叶芽
修长，通体金黄，茶汤澄亮。恰好，这茶叶我喝
过两次，知道是上好的安吉黄金芽，便脱口说
道：“这茶蛮好，是正宗的安吉黄金芽，产量稀
少，价格应该在 2000块以上，品质再好就要上
万了。”

似乎没考住我，与“老干部”同座的男子又
拿出一盒绿茶来给我看。

“这是江浙本地人常喝的白茶，一芽两叶，
也是不错的茶叶，就是有点淡，不经泡，好茶叶
要芽尖细小……”

“我说我这小兄弟懂茶吧，是不是说得挺
靠谱。”春华老哥很开心地帮我说话。他说自
己口味重，好茶也喝不出什么味道来，家里还
有一包好茶，下次带给我尝一下。

春华老哥点了一杯咖啡，只说随便做，只要
是我做的都好喝。我知道做咖啡，自己还是只
菜鸟，他这样说是为了鼓励我。于是，我做了一
杯耗时最少味道苦香的冰美式咖啡，端了上来。

“其实，喝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跟谁
喝。我这个年纪已经看透了，也是直来直往惯
了，不喜欢跟有花花肠子的人说什么。你现在
生意怎么样？不要急，也不要怕，刚开始不赚
钱是正常的。”

“现在刚刚保本，我也不指望这个小店能
赚多少钱，能过得去，有一份打工的收入，时间
宽松一点就可以了。”我如实说。

“你这样想最好，钱财虚名都是过眼云烟，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我上次带来的
几个朋友，有一个女的，你可能没有看出来，她
得过癌症，差点挺不过来，现在好多了。一场
大病让大家都清醒许多，该放下的都放下了，
所以现在大家有时间就跑出去玩，上个月我们
刚刚跑了趟山东，一周多时间去了好几个地
方。现在大家都退休了，有时间，怎么开心怎
么来。”春华老哥娓娓道来。

临走，春华老哥摸出一张50元的钞票塞给
我，问够了没有。这是两杯的价钱，当然够了，
我转身想去找钱，他却一把拉住我：“不用找，
这样就行了，你赶紧回去照顾客人。”

“我们之间不用客气，今天出来得急，茶叶
忘记带来了，下次一定给你带过来。”说完，春
华老哥转身走向了灯火璀璨的街市。我知道，
每次结账，他都是多给。

我想，等斗完了蟋蟀，春华老哥会带着自
己珍藏的好茶与我共享。他也是个可爱的人，
不免让我想起金庸笔下心地善良的老顽童周
伯通，以及行侠仗义的丐帮帮主洪七公。

我的藏书中，朋友赠送的签名本
大约有百余册。这些珍贵的签名本，
作者签名千姿百态，有的字迹工整秀
丽，有的字迹龙飞凤舞，有的钤名章，有
的钤闲章，有的临时赠送，未及钤印。
还有几本，作者常以笔墨自娱，签名就
用毛笔，还写上一些文字，愈加可贵。

藏书中，有一册是手工装订的。
这是《北京晚报》总编顾行在 ICU病室
里签名赠我的《邓拓传》（顾行、成美合
著）。

我在北京安贞医院拿到顾行和成
美的签名本后，即在他俩签名扉页下
方的空白处写上如下文字：“1992年 2
月 27日下午三时，我去安贞医院探望
顾行。顾行在 ICU，只隔着玻璃窗招
手示意。成美引我入休息室，聊天四
十余分钟。成美送我此书。她签名
后，即去二楼 ICU请顾行签名。这书，
是十本手工订本之一，作者手里只剩
一册了。当时成美告诉我，之所以手
工装订十册，是担心重病中的顾行突
发意外而成憾事。

1994年12月30日，时任中国晚报
协会主席的顾行来信告诉我，《邓拓
传》发行后，反映甚好，得了三个奖：山
西省优秀图书二等奖、华北十部优秀
图书一等奖、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1998年，解放日报社从 50期《文
博》版上精选出 252篇文章，出了一本
《收藏历史》，本人的《孔门遗珍》也有
幸选入。文博版编辑陈鹏举和分管副
总编金福安寄了一本两人都签名的样
书给我，并附信。陈鹏举附信中写道：

“签名本当日已发完，如今只能由金福
安同志与我签一下，不知合先生意
否？”金福安在附信中写道：“鹏举兄
《收藏历史》在沪上首发，引起各方极
大重视。首发当日三百本一抢而光。
许多读者要求增印多售。市委、市政
府领导都十分喜爱。报社送了三十五
本还是不够，所以又增订了一千本，作
为《解放日报》珍品送礼。月江兄是
《解放日报》老作者、老朋友，只能寄上
一本，且签名本已难办到，请谅。”

然而，我还是得到了一册签名本，

是副总编余建华送给我的。他在附信
中说：“寄去《收藏历史》一书，系签名
本。董释伦告诉我，你来过电话，要签
名本。这次我提前托了文艺部的人。
此书在我这里已搁了多日，今寄去。”
扉页上签名的，除总编秦绍德、分管副
总编金福安和编辑陈鹏举外，其他 8
位都是沪上史学界、书画界名流：刘旦
宅、马承源、沈柔坚等年老的或年轻的
撰稿人。

金福安说我是“《解放日报》老作
者，老朋友”，这话没错。我和《解放日
报》的关系很好，得到过老总编陈念云
的《报苑耕耘五十秋》、老副总编陈迟
的《老紫藤的心事》《少年子弟江湖
老》、副总编居欣如的《一得集》《晚霞
集》、副总编余建华的《见证改革》，以
及华东新闻部主任毛用雄的《蓝色的
警告》和编辑第五同的《文海聚沙》。

杭州友人送的签名本更多，大多
是新闻、文艺“两栖”作者。《浙江日报》
副总编傅通先兼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杭州日报》副刊资深编辑项冰如兼杭
州市作协副主席，两位都是写散文的
高手。傅通先赠我《天堂游踪》《六艺
集》《笑在天堂》《天堂探花》《吟天画
地》，项冰如赠我《千岛湖》《西湖月》
《月泉心迹》《长街踏月》《斜月秋声》
《湖月心影》。从以上罗列的书名可
知，傅、项两位，书的内容大多取材于
杭州，后者除了杭州，近半内容取材于
家乡山村。我很喜欢傅、项两位的散
文，不管写世事人情，访名流宿耆，摹
山形水态，描花草虫鱼，还是忆亲朋好
友，都题材新颖、视角独特、结构严谨、
文字清丽，不仅给读者美的享受，还给
读者智的启发。这是得益于两位终生
搞新闻工作的职业敏感，得益于两位
大学四年深造所养成的独立思考。例
如，傅通先不足千字的《誉桃》，一反

“桃花薄命”与“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
雨打一场空”的俗见，以自己的观察和
思考赋予桃花四种品性：“准时开放，
极守信用”“花叶同出，相扶相助”“快
人快语，说开就开，说落就落”“开花结
果两相全”。桃花这四个常人不注意

的特点，傅通先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还
将其人格化了。同样，冰如散文的状
物叙景都发之于情、寄托于情，偶有所
论，便自然熨贴。《侍王府壁画》中写农
民战争的局限，只一句“戎马倥偬之中
竟造起如此规模巨大的王府”，看似轻
描淡写，实乃笔力千钧，其意无穷，发
人深思。

好的散文，景、情、论缺一不可，三
者水乳交融，天衣无缝。通先和冰如
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我
喜欢两位的散文，如读田园诗，似看水
墨画，吾爱吾园，吾爱吾乡，吾爱吾民，
吾爱吾国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位钟桂松，由桐乡文化局
长、宣传部长、浙江电视台台长，一路
升至浙江省广电厅长，公务之余仍然
坚持文艺创作。桂松专写故乡人物，
仅“丰子恺系列”就送了我《丰子恺的
青少年时代》《丰子恺自述》《丰子恺画
传》《丰子恺：含着人间情味》《丰子恺
与杭州》五部，还有《茅盾书话》《茅盾
画传》《沈泽民传》《钱君匋：钟声送尽
流光》四部。故乡乡贤名流，一个个都
在“小老乡”钟桂松笔下重获新生。

杭州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中，《杭州
日报》首任总编李士俊赠我自传《三次
追悼》，《浙江日报》总编、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于冠西赠我《冠西散文》，《浙江
日报》副总编、浙江文联党组书记袁一
凡赠我图文并茂的《漫途屐痕》，《浙江
日报》总编江坪赠我《文画缘》《我们的
圣人》。附带说一说《文画缘》，《文画
缘》所收 100幅漫画，都出自漫画大家
华君武手笔，江坪配“题解”。“题解”短
而精，篇篇都是美文。我以《〈文画
缘〉，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为题作过评
述，认为“一幅出类拔萃的漫画，可以
胜过一篇人云亦云的社论”。此外，还
有杭州“地下党”时期的《当代晚报》总
编、《浙江日报》首任特派记者、20世纪
80年代任《联谊报》副总编的张白怀赠
的回忆录《双叶集》《摇晃的天目山》
等。其中不少作品，我都写了读后
感。我想，这不但是对作者的尊重，也
是对自己的鞭策。

我上小学，是1978年。那是一
所村小。真小，没几个班。有教
室，是土坯房子。有课桌，是一块
长条木板，下面支着四根木棍。木
棍有粗有细，有的带皮，皮干面糙，
有的光棍，能看见结疤。木棍插入
泥土，倒也牢固。有椅子，乃土坯
垒叠而已，本色的土，大泥块，没有
烧制，也没有刷漆，一人坐两块，高
度正好。夏天坐，清凉得很，冬天
再坐，凉气扶摇直上，瘆得慌。土
坯长年累月被我们坐，被我们磨，
两边翘起，中间下陷，凹成小半碗
月亮，却越发瓷实、牢固，稳如磐
石。

那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子就这
一所小学。夏天好过，夏天却短。
冬天里，散居各处的孩子穿得像小
熊似的，背着书包，向学校的方向
走。遇上大雪漫天飞舞的天儿，寒
风刺骨，无孔不入，真要了小熊们
的命。雪霁初晴时，小熊们踏雪而
歌，调皮地追逐、摇树，树梢的雪花
洋洋洒洒，落在脸上、嘴里，瞬间融
化。

裹挟一身风雪，孩子们进了教
室，各寻各的座儿。学生不少，教
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一眼望去，都
是黑乎乎的小脑袋瓜。蜷缩于各
个角落的灰尘，仿佛受到惊吓，一
粒粒腾空而起，若有阳光，就看见
它们不停地飞旋、漂游、藏匿，尔
后，渐渐复归于平静。只是，再稍
有大一点的动静，或者，随着孩子
们翻阅书本，随着老师脚步的移
动，随着朗朗的读书声，尘埃，又间
或浮动，在头顶，在鼻翼，在指间，
在字里行间，像是贪婪的书虫，吮
吸书本弥散、流淌的墨香。

在那间土得掉渣的教室里，老
师教我们认字，教我们汉语拼音。
偶尔，我也走神，也发呆。窗外飞
过一只小鸟，瞬间能转移我的注意
力。老师走到我的身边，笑眯眯地
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发烫，我本
来就是黑脸蛋，那会儿肯定黑里透
红，难看得要命。

在老师的教育下，我们知道了
花鸟鱼虫正儿八经的名字，知道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回家吃饭，
米粒掉在桌上，捡起来吃，不嫌脏。

后来，我也当了老师。我教的
是大学生。

每次走进阶梯教室，我都要拾
级而上。拾级而上的时候，我就想
起我的村小。想起村小，我就会忆
苦思甜。有的学生很惊讶，从他们
看我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当我是
天外来客。有的半信半疑，可能觉
得我在编谎。他们坐的是木椅子，

夏天不热，冬天不凉。木书桌，一
字排开，夸张一点说，光可鉴人。
窗外，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南方
夏日长，三四月，天稍热，开电风
扇。五六月，燠热天，开空调。即
便到了秋末冬初，北方已经飞雪，
南方依旧艳阳高照，一进教室，同
学们嚷嚷热，马上去开风扇，风搅
动空气，草木扶疏的窗外，草香、花
香盈盈袅袅而来，满教室里游弋。

生活，真美。
我看到了当年的我。有的学

生爱玩游戏，玩得很投入。我悄悄
走向他的时候，他本来是不知道
的，但是，却察觉了。他旁边坐着
的男生用胳膊肘杵了他一下，他迅
速抬起头，把手机塞进抽屉，动作
连贯，几近完美。再重复这个动作
——他抬起头的同时把手伸进抽
屉再缩回手，然后若无其事。他想
若无其事地看着我，但眼神是慌乱
的。我笑眯眯地看着他，他的目光
有点躲闪，接着，嘴角一咧，羞涩地
笑了，脸也红，白里透红，比我当年
好看。

有的学生玩的是大游戏。游
戏的开发者绞尽脑汁地设计了一
道道关卡，每一道关卡都充满凶
险，要斗智斗勇，闯关并不容易，中
途退出，等于前功尽弃。我不管他
玩得容易不容易，兴奋不兴奋，成
功不成功，只是笑眯眯地望着他，
挑一挑眉头。他知道我的意思，有
些惋惜和不舍，但只能忍痛割爱
——抓出手机，关了屏幕。

这个时候，我会再次插播 40
年前的我的童年片段。我讲一桌、
一椅。桌是没有刨光的桌，椅是土
块垒成的椅。桌上的毛刺，有时候
会扎进肉里，不及时挑出，手会肿
胀发炎。椅子黑，长年累月浸染，
孩子们的屁股蛋子也黑。孩子们
走在路上，从背后看，屁股上挂着
两个圆坨坨。

大部分学生并不厌烦，能听得
进去。我知道，当一个学生还能意
识到错误的时候，还会羞涩的时
候，两腮还能浮起红晕的时候，其
实，他的内心还非常善良和单纯。
他们就是贪玩。无非，我们小时候
玩的是滚铁环、踢毽子、打陀螺、捉
小鸡，他们从小玩的是电脑、手机，
看的是动漫、大片……老师，便是
他们的引路人——小学老师，引小
学生的路；中学老师，引中学生的
路；大学老师，引大学生的路。

始于课堂。一桌，一椅。桌子
变了，椅子变了。师生间的温暖，
却如一缕阳光，40年不变，亘古不
变。

网好鱼多网好鱼多 王祖和王祖和 画画


